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9
2022年1月20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杨晓晖 编辑邮箱：yxh@xmwb.com.cn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美 食

雪里蕻咸菜，俗称“雪
菜”。身价很低，是穷人的菜
肴，也是上海人须臾不能离开
的小菜，我给它起了个雅一点
的名称——寒门佳肴。
咸菜，一年四季都可以

吃，从冬天的雪菜炒冬笋丝，
到了春天，又可以翻新花样。
初夏蚕豆上市时，几乎每家每
户的餐桌上都会有一碟咸菜
炒豆瓣，有的还炒成豆瓣酥，
蚕豆的清甜加上咸菜的清香，
鲜美可口！过了蚕豆季节，毛
豆上市，那么咸菜炒毛豆，更
是几乎每家每户吃粥，吃泡
饭，离不开的小菜。我的记忆
中，小时候在祖母家，经常吃
用咸菜做配菜的两个小菜：咸

菜炒粉皮或者炒凉粉（上海人叫
麻糊），那是因为在祖母家对门，
是一家豆腐作坊，除了做豆腐之
外，他们每天还做粉皮和凉粉。
本来没啥味道的粉皮和凉粉，有
了雪菜相佐不仅有弹滑的感觉，
还有了雪菜的鲜香。夏天的时
候，祖母还经常
会用咸菜和油面
筋，加点鲜酱油
冲汤给我们佐
餐，这汤，还有一
个好听的名字：“马铃汤”，取型
于油面筋像挂在马脖子上的铃
铛。当然，咸菜还可以与很多蔬
菜搭配，比如，咸菜炒土豆片或
丝，咸菜烧豆腐等等，咸菜的鲜
咸可以让很多的蔬菜增味。
当然，咸菜一旦和肉相配，

那就更加魅力无穷了，上海几乎

所有的面店，都备着一大盆咸菜
炒肉丝，不仅有食客专门来吃咸
菜肉丝面的，即使吃其他浇头
面，很多食客也会要求加一勺咸
菜炒肉丝来满足一下味蕾对咸
菜的依恋·····
上海滩的饭店，和咸菜搭配

最著名的菜肴，自然
是 甬 帮 的 大 汤 黄
鱼。黄鱼的蒜瓣肉
在咸菜的咸鲜的衬
托下，更加鲜美，有

弹性。有时候，即使是清蒸小黄
鱼，店家也会在上面铺一层咸
菜，让清蒸黄鱼更鲜，更香！
咸菜好吃，但加工可不轻

松，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
过到咸菜加工场劳动，那时候，
我们觉得很好玩，都脱了鞋袜到
咸菜缸里又是跳，又是踩，到回

家之后，脚底的皮都破了，疼了好
几天。咸菜，大多数都是整棵腌
的，也有切碎了腌的，这种腌法是
需要将菜洗净，晾到适当的干度，
然后切碎，放在一个瓦甏里加盐，
压紧，不能走气，否则会坏掉。这
种咸菜叫“甏头咸菜”。我记得小
时候，我们亭子间苏北阿姨做的
“甏头咸菜”，开甏时简直可以香
一条弄堂！几乎弄堂里每家都能
得到一碗“甏头咸菜”，那天，可以
说是弄堂里的节日！
俗话说“寒门难出贵子”，咸

菜，据说追溯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青铜器时代，出身低微却能成为
“寒门佳肴”，历尽几千年长盛不
衰，理由只有一个：老百姓喜欢！

周伟民

寒门佳肴

你在野生动物园会擅自打开车
门走下车，与老虎狮子“亲密接触”
吗？反正我不会。有人曾这么做过，
曾经引起网友的群嘲，留言评论说：肯定
会有猛兽心里想，“谁点的外卖到了？”
对猛兽的野性保持一些尊重，

是有必要的。别看老虎狮子吃饱了
的时候温文尔雅，万一哪天饲养员
忘记了开饭时间，恰好又有游客送上
门去，没准就成了它们口中的“大餐”。
“人在安全的时候是勇敢的”，

于是乎，在野生动物园的游览
车上，最常看到的场景之一，就
是有的游客坐在车里，做鬼脸，
比姿势，发出奇怪的声音，对野
兽们进行挑衅，当然这样的挑衅
得不到任何回应，“有本事你下来啊”，
野兽们心里会这样想吧。
有的人会通过窗子，把买来的

活鸡扔出去，看老虎狮子们去捕杀，
看得不亦乐乎；有的人会把喝了一
半的饮料丢出去，棕熊会把饮料瓶
捡起来，熟练地用牙齿拧开盖，“咕
咚咕咚”地喝，憨态可掬。
在我看来，老虎狮子还会猎杀，

保持了野兽们的尊严，棕熊拧开盖
子喝可乐，虽然可爱，但确实也有点
可悲了吧——这种不健康的饮料，
人类喜欢喝也就罢了，当熊爱上了可
乐、雪碧、果粒橙，它还算是猛兽吗？
有一次在野生动物园开放的猴

山，差不多有上千只猴子在人行道
旁边的矮树林里伺机而动，它们在
等待着游客的投喂，发现有好吃的
就一拥而上。不投喂也没关系，它
们会亲自动手。
我当时手里拿着一包薯片，原

来的计划是，遇到听话乖巧的猴儿，
一片一片地去喂它，事实证明，这个想
法很幼稚，那包薯片方才明明还在我
手上，不到半秒钟的时候就不翼而飞。
我甚至眼前没见到猴影，只听

见猴子一掠而过带动的风声，也没
看到它得手后得意洋洋的样貌，它
抢了我的薯片，瞬间就消失于丛林
当中，只好脑补了它“打劫”时的一
句台词，“拿来吧您呐。”
我对这只猴印象非常深刻，乃

至于产生个想法，以后再去动物园，
还要拿一包薯片，这回一定要看清
楚，是哪个大胆泼猴光天化日之下
为非作歹。但从此之后，我再没去
过野生动物园。没去的原因很简
单，就是不太能接受人类把所有野
生动物都当成宠物的心态。
观念的改变是缓慢的，但却是一

体的，同样，我也不再愿意去看野生

动物们的表演。
在可爱的大象们
以及它们的森林
朋友做出种种听
话的动作取悦游
客时，没人看到
它们在被训练时所遭遇的悲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取消动物

的强制性表演，成为一个公共话题，
甚至野生动物园存在的必要性也遭
到质疑。对野生动物的救助是有必

要的，但把它们汇聚到一块
供人类参观，有多大的娱乐
价值呢？
经常看到一些环保新

闻，说我们国家的某个地方
生态恢复得很好，野生动物的种类
开始繁多起来，这样的新闻让人欣
慰，欣慰之余难免会想：该到了把野
生动物园的成员们放归山野的时候
了吧？起码，不要再去扩大野生动
物园的规模，让那些属于山野的动
物，永远隐身于丛林。
这么多年，每每想起野生动物

园，第一个想到的总是那只抢劫过
我的猴子，它身上那种未被驯服的
野性，才是它最可爱的地方。而想到
一群老虎狮子在懒洋洋地围猎一只
鸡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一
刻，人类把它们当成了宠物，而它们，
本该是在山林做“大王”的。

韩浩月

怀念一只“抢劫”的猴子

1977年 1月 31日
的大寒潮直接把我们打
回了石器时代。当时上
海的最低气温为－
11℃，是1949年上海解
放以来的最低值。而那
天，皖南的最低温是零
下十六度。
上海当时有近十万

支内职工被困安徽“小
三线”。第一场深山大
雪下来的时候，我们都
傻了：雪，可以下得这么
大吗？！悄没声地水管
全部冻爆，电线全部压
断，毛竹全部压垮，诗和
远方瞬间归零。
突然出现的灾害性

天气，把交通切断了。
那时可没卫星通

讯，和上海的联系一旦
切断，大恐慌立刻在厂
里蔓延。厂方检查冷
库，肉品不多，存粮勉强，
而蔬菜严重缺乏，燃料奇
缺，烟酒告急，所幸附近
的366电厂因为储煤甚
丰而继续供电，我们才不
致完全陷入绝境。
但你要是以为可以

坐吃方便面，则未免高
看我们了，那年代哪来
方便面呢？食堂里最好
的菜肴是烂糊肉丝，不
过排队稍晚的就只有海
带了。因为恐慌，先是
小卖部的白酒与草纸被
抢购一空，接着大范围

搜索酒精，
化验室是
重点，最后
小街肉店
的肥肉膘

也成了抢手货。
我们落手还算快的，

赶到当地的一家小杂货
店，居然只剩一袋陈年泛
黄的糯米粉和一筐不知猴
年马月的麻酥糖了。
糯米粉或许尴尬时能

当粮，麻酥糖只是吃了玩的，
能有什么用？且买下再说。
很快，食堂的供应连

“烂糊肉丝”也没了，天天
吃白饭+海带的日子里，我
盯着糯米粉和麻酥糖打主
意，那日忽发奇想，麻酥糖
是不是芝麻粉做的？是
的。糯米粉+麻酥糖+肥
肉膘，是不是就等于“猪油
黑洋酥汤团”了？
自己做黑洋酥汤团！

然而，把糯米粉揉成面团
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
把麻酥糖变成“黑洋酥
馅”，试了一下，失败，把麻
酥糖捣得稀烂还是捏不成
馅，以前大人们做黑洋酥
馅时，我瞥过一眼，必须有
猪油丁拌入，然后使劲捏
揉，才能搓成一个个黑色
的小圆子，届时每个汤团
里放一颗，捏拢即可。问
题是，哪里找猪油呢？
突破这个难题前，我

们运用反向思考法推演了
一下：谁才是不碰猪油的？
女生！女生宿舍！只

有她们，吃肉时习惯地把
肥油膘剔除。念甫及此，立
刻往那方向狂奔，稍迟，谁说

没有男生赶在我们的前头呢。
敲了多家的门都被

拒。邀天之幸，最里面的
一间破房，居然真有一块
大肥膘在恭候，她们切下
了精肉炒肉丝，肥膘嘛丢
弃在面盆架下，准备空闲
时间熬油。
好说歹说，总算用两

瓶“平望辣酱”换回了这块
肥膘，照着当年老外婆的
手势，先把肥膘切成小丁，
揉入麻酥糖，反复地挤捏，
几百次地捏，直到把肥膘
与“黑洋酥”完全捏成了一
体，白糖不够，掺点糖精，
折腾了整整一下午，向晚
才成，同舍四人只有那个
叫L的始终袖手旁观，他
是号称一吃糯米就胃疼
的，但对麻酥糖却大为喜
欢，觑你们忙着，常常冷不
丁地偷一块吃吃，一下午，
一件事都不做，麻酥糖倒
偷了四、五块。大家伙极
其愤怒，但又拉不开面皮，
不便发作。因为晚上热热
闹闹地大吃了一通“猪油
黑洋酥”汤团，心情大好，同
舍的都沉沉睡去，翌日，我
上铺的兄弟K悄悄对我说，
半夜听得箩筐响，一看，又
是L，居然摸黑偷麻酥糖！
我打开一看，麻酥糖

明显地少了下去，很显然，
他吃了还拿，还囤积。K

想了想，说，我有办法了。
要我把箩筐用绳子捆死
了。他只取出了一包，我
不知他何用。
半夜，L又来我的床

底摸箩筐，自然一时打不
开，焦躁间忽瞥见旁有一

物，隐约就是一包麻酥糖，
以为我们吃剩的，赶紧拿
下，躲进自己的帐子，还算
多个心眼，打开手电照了
照，验明正身无疑，便爽爽
地按其习惯急吼吼一个仰
头把整包“麻酥糖”丢进了
大嘴——蓦地，平地里一
声炸雷，L像被火烙着了
一样地暴跳起来，呜呜大
叫着窜出帐子，边吐边呛

着赤脚奔出门外，－16℃的
严寒中，又是吐，又是剧咳，
喉中的咔咔声，嘶嘶声不
断，我们细数，一共打了16

只喷嚏。第二天，L就搬走
了。K从容地解释，他只是
把黑胡椒粉换上了，没想到
后果会如此严重。
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

很爱吃麻酥糖或猪油黑洋
酥汤团。

胡展奋

啼笑麻酥糖

中和的学说，来自孔
子与儒家。《论语》曰：“中
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礼之用，和为贵。”天地
之美，在于中和。自然界
之“和”可以归结为生态环
境中的阴阳协调，刚柔并
济，双向互补，动态平衡，
是事物生生不息、持续发
展的内在生机活力。而人
生之“和”就是恰到好处、
适可而止。明人袁中道写
在《养生主》中的一段话十
分明白：“不绝欲亦不纵
欲，不去利亦不贪利，不逃
名亦不贪名，人情内做出
天理来。”如果你想圆满地
做人处事，那么“中和”就
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秘诀。

中 和

喜闻上海展览馆中心
将全面对外开放，一段尘
封的记忆也被打开。挑选
了一个晴朗的日子，年过
八旬的我独自一人来到上
海展览中心，驻足观望：原
本封闭的铁围栏已全部拆
除，替换成了可以更大程
度对外敞开的伸缩门，但
整体修缮工作仍在进行，
今年底将完工，届时市民
可近距离欣赏这座优秀历
史建筑。
如果说东方明珠、上

海中心、金茂大厦是现在
大家熟知的上海地标，那
么，上海展览中心是1950

年代上海市建造的首座大
型建筑，属于俄罗斯古典
主义建筑风格。它是我曾
亲密接触过的重要地标，
18岁的我曾在这里工作
过一段时间。

1959年，作为迎接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
庆典，检验上海工业战线
所取得的成就，市委、市政
府决定在当时的中苏友好

大厦举办上海工业展览
会。展览馆内陈列的展品
都是当时的尖端新产品，
按系统分别由冶金、化工、
纺织、轻工、机电依次布
置，这些产品不仅布满了
整个中央大厅、西厅二楼，
甚至还占据了大厅北部的
西广场。后来，全国工业
展览会也同时加入一起举
办，布置于东大厅以及大
厅北部东面的保密馆。
会展所有工作人员都

从全市工业系统生产一线
抽调组成，本人有幸成为
其中的一员。那时，我刚
过18岁，工作一年多，是
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
青年，能进入一个雄伟的
建筑中工作，心中充满了
喜悦。当时给我的工作是
当纠察，属于保卫科，任务
是日夜看护现场保护讲解
员、参观人员，以及负责产
品的安全。我印象特别深
的是，息馆后各个场馆内

都是一个人值班，白天人
声鼎沸的大厅到夜里空荡
荡的，寂静得有些可怕，让
我深深地感到担子沉责任
重！
不过，那时候并非个

人购票，而是由各系统单
位组织参观，要拿到参观
券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别说进入参观了，不
少人觉得能到大厅兜一圈
也很开心了。更多的人，
则在马路上驻足欣赏这幢
庞大而庄严的建筑，一股
崇敬之心油然而生。
我负责化工馆的治

安，馆内很多化工系统的
新产品，与民生直接关联
不大，但有个“塑料之家”
却是整个会展中最耀眼的
地方——20多平方米的

地方，室内的所有家居摆
设、生活用品、玩具等，上
至屋顶、下到地板，全是五
光十色的塑料制品，琳琅
满目，简直令人看花了
眼。虽然现在塑料不值一
提，在当时可是新鲜货，难
得一见，在工业展上最早
呈现。所以，参观者无论
男女老少，都要进入“塑料
之家”体会一下，就连莅临
指导工作的国家领导也会
到塑料床上躺一下，享受
新产品。而极少几个拥有
相机的朋友，会邀请讲解
员合影留念。化工馆的女
讲解员长得特别漂亮，工
作照片还被刊登在当时的
《新民晚报》上。如果她还
健在的话，应该年近90岁
了。中央领导和市领导都

十分关心工业展，工业系
统的领导更是经常来会
场检查指导工作，都想
把我国的工业尽快搞上
去。
时间过得真快啊，如

今，我已经变成了81岁老
者，看着正在整修的上海
展览馆，18岁时的璀璨记
忆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故
地重游，万般滋味，那时的
许多梦想都变成了现实，
国家强盛了，工业腾飞了，
生活富裕了，我不仅常常
和老友们相约国内名胜古

迹，还去过东南亚和欧洲
旅游。虽然上海展览中心
不再是上海最著名的地
标，但是它在我心中，一
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记
忆。

李照宏

那段独特的记忆

迎接冬奥（剪纸） 李建国

那秋生

董家渡记忆（水彩画） 沈振豪


